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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调理论视域下的《龙子》

段绍俊

（昆明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巴赫金复调三原则或三特征由“对话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呼应，共同作用

于复调的产生。《龙子》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方面都呈现

出了复调的特征，从而彰显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力图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

的人们在对话中发出自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平、友爱的和谐之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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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依尔·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苏联哲学
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同时也是文学理论、伦理

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学者。作为一位有着深远影响

力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巴赫金的主要成就集中

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著作中，“复调

小说”的概念也从中衍生而出。刘康认为今天的人

们一提到巴赫金，首先想到的或许就是他的有关陀

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的理论。［１］“复调”（ｐｏ
ｌｙｐｈｏｎｙ）的概念来源于音乐，“ｐｏｌｙ”作为一个前缀
意思是 “很多”“许多”，“ｐｈｏｎｙ”源自希腊语中的
“ｐｈōｎē”，指“声音”（ｖｏｉｃｅ）的意思。因此，“复调”

顾名思义指的就是音乐中各自独立但都具有同等意

义的多个曲调的叠置，因此“复调”也可称为“多声

部音乐”，而巴赫金则是将音乐中的“复调”概念借

用到文学批评上的第一人。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

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中分析陀氏小说的美学特征

时，评论道：“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

音和意识，由具体充分价值和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

的复调———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基

本特点。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

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

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他们



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且相互间

不发生融合。”［２］２９在此基础了，巴赫金进一步阐释

道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的声音在这里仍保

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统一体中，这

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

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

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可

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识结

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２］５０后续研究者对巴赫金

复调理论的研究除了用来分析小说文本外，还采取

了独特的侧面来深入探讨理论本身，如段建军

（２００９年）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人学内涵”［３］，缑
广飞（２００８年）的“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哲学意蕴”
［４］。统观这些研究成果，再结合巴赫金对复调的论

述，可以看出复调理论有三个特征或原则：“对话

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

以写中国题材作品见长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赛珍

珠晚年的作品《龙子》（ＤｒａｇｏｎＳｅｅｄ，１９４２年出版）
反映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阶层，主要在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年间二战过程中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荡气回肠
的故事背景。小说选取了一个距南京城不远的村庄

作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选取林郯一家的故事来

呈现，以此折射出二战中中国农民在日军侵华过程

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进而奋起抗日的历史。该小

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

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方面完美体现了复调三原则，

从而彰显出了作家的创作意图：力图使来自不同国

家、有着不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们在对

话中发出自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

平、友爱意愿的和谐之曲。

一、人物形象的塑造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里，巴赫金

说：“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

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

件。”［５］３４０在他的眼中，“生活中的一切全是对话。”
［２］４事物的存在一旦失去了对话就毫无存在意义可

言。由此论述可见，对话性特征是巴赫金复调理论

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他看来文学作

品的主旨关键在于再现拥有各自世界的不同的独立

意识，它们的价值是同等的、地位是平等的。［６］１２７巴

赫金的对话性关系发生的显性层面体现在作者与人

物、人物与人物两个方面之间的交流，隐形层面则体

现在人物与人物内心思想之间的斗争。在巴赫金那

里，双声语现象就很好地体现了语言的对话关系，值

得强调的是，不是只要有两个声音就一定会发生对

话，而是这两种声音之间要具有 “争论性”或者“交

流性”，才能形成双声现象。《龙子》中，赛珍珠塑造

出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存在

于长辈和晚辈之间的父子关系、母女关系，也有存在

于平辈之间的夫妻关系、兄弟姊妹关系。在众多关

系织出的这个大家庭的网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感

情交流和对话、人物与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都呈现

出了多声部现象，体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性

特征，从而也寄托了作家的美好愿望。

周子玉在谈及《龙子》中的人物形象塑造与赛

珍珠其他两部作品《东风·西风》和《大地三部曲》

中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时指出：“这个中国世界

里的中国人有了跟《东风·西风》及其《大地三部

曲》中的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家人

之间、同胞之间从始至终有着和谐的情感，这情感还

包括对外国人的友好。”［７］三部作品中人物之间的

感情表达方式各有不同，在《东风·西风》中，中国

人之间非常的冷漠，有隔膜，缺乏情感的交流和沟

通，只有少数人在外来文化的熏陶下才有所改变；在

《大地三部曲》里，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人们之间不

再冷漠，但是由于东方人含蓄的表达方式所限，他们

之间的交流更多的从肢体语言体现出来，言语之间

的碰撞较少；而到了《龙子》中，这种含蓄的感情沟

通方式减少了，彼此相爱的人之间能够相互倾

诉。［６］６９《龙子》中彼此相爱的人之间的这种互述衷

肠的表达方式正好体现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

性”特点。以下从林郯夫妻、玉儿夫妻及其两代人

之间的关系来加以例证。

父亲林郯和母亲林嫂是村子里年长一辈的代

表，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像村里大多数其他夫妻

关系那样，是男方控制着女方，女方只是男方用做传

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在父亲的感染下，林郯把妻子

林嫂当做了自己灵魂的伴侣，因此当村里的老太婆

怂恿他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可以再生孩子时，他只是

一笑了之。林郯对妻子的表达方式也突破了默默塞

给对方一把青桃的方式，而是直抒胸臆“你是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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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娘亲，走到天边也难找一个像你这么好的！……

我喜欢你的热心肠，喜欢你心直口快，就算你对我发

火也不怪你。”相对于丈夫的直白，林嫂的回应还是

较为含蓄害羞型的，她装作要看丈夫脸上的斑，把丈

夫的头抱过去摸了摸。夫妻关系中，年轻一辈的代

表要算是林郯二儿子和儿媳玉儿这一对。这对小夫

妻的感情交流方式比起父辈们来说更加多样化和复

杂化，相互间对彼此的理解和心灵感应也远远超出

了上一辈。一开始，两人之间摩擦不断，丈夫总是被

家人训斥，要他管好自己的妻子，让妻子待在家里服

侍好丈夫和家人，必要时可用条子抽打；而妻子则是

一个有独立思想的新女性，不愿成天把自己囚禁在

家里。因此，小夫妻间存在摩擦。但是，由于二人之

间能够彼此敞开心扉向对方吐露自己的心声，其交

流也就逐渐变得顺畅，例如丈夫敢于暴露自己不识

字的缺陷，希望妻子能通过语言把文字中的思想传

递给自己，而妻子也能在大庭广众下顾及丈夫的颜

面，私下里提出个人的要求。慢慢地，丈夫体会到了

二人之间心灵相通的甜蜜远远胜过肉体带来的快

乐。《龙子》中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对话关系整体上

来看也是平等的，少有长辈高高在上、晚辈唯命是

从、俯首听命的状况。林郯虽然是这个家庭的家长，

但是他在儿子儿媳们面前一向开明，不是一个专断

的家长，有事时总是和颜悦色地和他们商量，相互交

换意见。对待三儿子，他更是疼爱有加，即使儿子有

时提出的要求是任性的、不合理的，他也会想尽办法

尽量去满足他。眼看敌人就要逼近村里，林郯没有

利用一家之长的权威要大家服从他的指挥，而是召

开家庭会议让大家各抒己见，当他发现年轻一代的

思想更能应对危机时，他虚心听取了他们的建议，以

便全家人能安然无恙渡过这个难关。反过来看，

《龙子》中的晚辈们也不是年轻气盛、事事忤逆和父

辈们对着干，而是能体谅做父母的难处，尽自己所能

为父母排忧解难，比如大儿子在父亲问是否愿意在

父亲过世后和其他兄弟一起努力奋斗让这个家庭继

续延续下去时，他做出了“能”的肯定回答。另外，

二儿子也能体恤父母的不易和心酸，在哥哥和弟弟

相继离家后父母来信要求他们带着孩子回家去时，

竭力劝说妻子玉儿把孩子带回老人的身边。

陀氏作品的一个特征是他擅长以新颖的共时艺

术手法来塑造人物，使性格矛盾的两极可以共存于

一身，从而为自我对话的展开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有

助于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８］３２《龙子》也具有此方

面的特征，作品中人物与人物内心的矛盾斗争随处

可见，而尤以林郯、老二、吴廉最为典型。林郯在目

睹敌人的残暴后，学会了以牙还牙的方式，加入了儿

子们的行列也开始了杀敌，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却

存在了激烈的交锋，他不断在质问自己用这样的方式

来对付敌人是否正确、是否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因

此每次杀了敌人后，他总会在内心责备自己，在与家

人的语言交流中也表露出渴盼和平的重新来临、渴望

美好人性的复归。林郯的二儿子在家人善意的讥讽

下，表面上显示出了大男子主义的特点：对妻子大声

发号施令，妻子不听话就要抽打。然而在他内心深

处，他对玉儿是一往情深，想娇惯她、呵护她、懂她，根

本不想像传统男人那样控制她、限制她的自由，因此

他的行为和思想总是处于矛盾当中，直到后来夫妻之

间的心灵交流达成、家人的思想转变后才呈现出一致

性。吴廉，林家的大女婿，南京城里的小商人，当战争

一步步影响到他的生意时，他行为和思想受到了巨大

冲击，也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首先，当学生出于爱

国热情把他出售东洋货的店铺打砸了时，他甚是气愤

觉得自己很委屈；其次，为寻求日军保护他挂出了日

本国旗，而国旗很快就被人撕破了，这让他觉得他的

敌人是同胞们而非日本人；后来，为安全起见，他干脆

住进了日本军官大院，当被人公开骂他是汉奸时，他

觉得自己并未错只不过是个人生存之道的不同而已

……吴廉以上的强词夺理对都源于他作为商人在唯

利是图的本性驱使下做出了选择，但文中同时也揭示

了他在采取这一系列行动时良心上受到的谴责和产

生的内疚感，从而也说明了他为什么没把林郯一家和

村民们抗日的情况报告给日军的原因所在。

由以上三组关系的论述和三个典型人物矛盾思

想的描述可见，作家在不同的关系层面和不同人物

的矛盾思想中为读者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是多声部

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吴廉除外）都有着各自的优缺

点，但却都学会了如何在同一屋檐下通过对话发出

自己的声音，同时与其他成员和平共处，而这也是作

家希望所在。

二、多视角的叙事

《龙子》中的多视角叙事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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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一，面对战争不同人物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做

出了不同的反应；二，从不同侧面揭露日军在侵华期

间占领南京后所犯下的罪恶和残酷暴行。这种多视

角的叙事方式同时体现了复调的“对话性”和“共时

性”的特征，起到了让读者更加近距离地感受那个

时代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事，以及给人们带来的身心

的改变和巨大创伤。小说中不同阶层的人们在面对

敌人的入侵之时，持有不同的想法和观点，随之做出

的反应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的普通中国人，如林村的

农民们在面对日军的入侵，其态度经历了几个阶段

的演变———日军未进入村庄之前是茫然无知，日军

逼近村庄时是幻想和期待，在目睹日军令人发指的

暴行时是恐惧和震惊，之后的反应是愤怒和觉醒；抗

日游击队在面对日军侵华伊始就坚决抵抗，决心把

外来入侵者赶出中国的国土、打回老家去；国民党在

秉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下，在大敌当

前采取了消极抵抗或不抵抗政策。［９］此外，就是同

一阶层的人们，在对待日军的态度上他们的想法和

反应也有所不同。就拿林郯一家来说，其家庭成员

在对待日军的态度方面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以林郯

为首的由不抵抗到抵抗的一派，成员包含林郯、林

嫂、大儿子；由玉儿夫妻和老三三人组成的新一派抵

抗派；以大女婿吴廉为代表的投靠敌人的汉奸一派。

小说伊始，我们看到的林村是一个离城里不远

但却充满了田园诗歌般美丽画卷的宁静的小村庄，

四周为青山绿水所环绕，人民安居乐业。因此，当林

嫂把 “今年夏天北边要打仗……．不是我们自己要
打，是东洋鬼子。”［１０］９这一听来的消息告诉林郯时，

林郯不为所动，认为“无关紧要。北方远着呢”
［１０］９，企图延续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生活方式。老大

和父亲态度一样，甚至抱怨城里的年轻人，认为他们

是读书太多所以才会起来鼓动人们抗击日本人，他

觉得，只要一个人自己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而不去

管闲事，那么别人也不会无缘无故来惹你；如果人人

都这样，这个国家也就坚不可摧。［１０］３２随着战争进程

的推进，敌人进入了林村，林郯依然觉得只要自己做

个守本分的农民、真心欢迎敌人的到来，就能延续以

往太平的日子。然而在目睹了敌人一系列的暴行

后，如因嫌全村最德高望重的９０岁的长老走得慢，
于是把“枪头的刺刀刺进了他的后背”［１０］１０９，又如

日军在他家打砸抢后，对吴廉的老母，一位“老得连

路都走不动、糊里糊涂的老太婆”［１０］１１４也不放过并

将其先奸后杀，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罪恶

的场景让自持的林郯也不禁破口大骂出“操他娘”

“狗杂种”“操他奶奶！操他祖宗八代！”［１０］１５９等脏

话，也让林嫂“慢慢滋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恐

惧”［１０］１２４，使她不禁产生了如果林村被这样的敌人

强占了，今后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至此，林

郯一派完成了由不抵抗到奋起反抗日军的思想转变

过程。

玉儿是小说中新女性的代表，有自己的思想，敢

作敢当、情感丰富，因此我们看到当城里的年轻人在

村里传播激进思想问人们能否做到在敌人到来之时

烧毁自家的房屋和田地以此给敌人重大打击时，只

有玉儿大声回应“我们能”。而为了汲取更多的知

识，玉儿在丈夫承诺可以给她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

时，她的要求不是耳环而是一本书；玉儿的丈夫老

二，开始也只想做一个威风凛凛的男人，后来在玉儿

的带动下，夫妻一条心，共同加入游击队走上了抗日

的道路；眉清目秀的老三，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从

小深得父母兄弟姊妹的疼爱，凡事都很任性，心底也

很单纯，然而和家人一样在目睹了日军的暴行和自

己被敌人当作女人强暴后，也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

者的游击队，后来还成了游击队的分队长。

吴廉，林家的大女婿，南京城里的一名商人。故

事开始，学生们号召抵制日货致使吴廉生意受损，因

此他把责任归咎在学生身上，一方面认为都是学生

惹的祸，如果学生不鼓动人们就不会追问货物的来

源，另一方面认为做生意与学生、与爱国没什么联

系。［１０］２７后来，敌人一天天逼近，他最关心的事还是

他的生意，于是他经常从城里最大的茶馆打听消息。

之后，当学生砸了他的铺子时，他心里感觉甚是委

屈，以至于当日军占领南京城后，出于生意上的考

虑，他先是挂出了“出售东洋货”的招牌，接着为求

安全把日军发给他的旗子也挂了出来，再到后来，干

脆搬进日军大院，与日本人密切往来。至此，吴廉由

一个普通小商人的形象逐渐转变为唯利是图的奸

商，最后完全变为一个汉奸的形象彰显无疑。

为了揭露日军在侵华期间占领南京后所犯下的

罪恶和残酷暴行，作家也采用了多视角的叙事方式。

视角一如上所述，从林郯一家及其村民的所见所闻来

展开，在此不再赘述；视角二从敌人的视角来呈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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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三从作家本人的描述中来展现。小说中，我们得知

吴廉认识的众多日本人中有一个日本兵，其身份为记

者，他的工作是负责拍照片，并把拍好的照片寄出去。

文中记载道“他每天都出去看看有没有值得拍下来的

东西。他寻求完美，但他发现了太多的丑恶。他亲眼

目睹了他的同胞蹂躏年轻妇女，甚至糟蹋老妇；他看

到了他们国家的士兵们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善良的

百姓面前干着肮脏的勾当。要是这些百姓谁敢喊出

声，便惨遭杀害。”［１０］２４０由此可见，作者透过这个日

本兵的视线呈现了日本侵略者的在中国所犯下的滔

天罪行，从而增强了文本的说服力。有着华裔身份的

赛珍珠，曾经表达过“美国是她的第一祖国，中国是她

的第二故乡”的观点，在《龙子》中，我们也能体会到

她对中国的这份深厚情谊。跟随她栩栩如生的文字

描述，我们眼前似乎也呈现出了多年前南京大屠杀的

惨烈场景：疯狂、残酷、凶残和野蛮的敌人来到城里，

不分男女老幼对其残杀，女性则是先奸后杀；每天这

样死去的人成千上万、不计其数。［１０］１２２

三、故事场景的设置

在巴赫金看来，复调小说与传统小说的重要区

别之一在于前者是共时性描写，后者是历时性描写，

前者还能达到使作品的戏剧性和感染力进一步加深

的效果。因此在评论陀氏的作品时，巴赫金说：“不

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

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而是众多的地位平

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

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２］２９《龙子》中的

共时性特征除了人物形象塑造中展现人物心理时有

所体现，也体现在故事场景的设置上。这种共时性

的场景设置既体现了事件间的联系性和整体性，也

突出了世界人民对战争的抗拒和对和平的向往。

从小处着眼，小说中在同一时段存在着城里和

农村两处故事发生的场所。通常，在讲述林村发生

的事时，作者会另费笔墨叙述同一时间在城里正发

生的事。比如，当村里的人们在茶余饭后闲聊之际

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口吻谈论敌人入侵之事时，在城

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爱国的青年人已经采取了行

动：一边扩大宣传的力度和范围号召人们共同起来

抵御侵略者，一边砸毁出售东洋货的商人店铺；又如

当家中的男性成员害怕吴廉把村里和家里抵抗日军

的事告知日本人，在商议如何解决此事之时，玉儿在

通过与婆婆眼神交流后，已独自一人悄悄潜入城里

利用毒鸭毒死日本军官，使日军一怒之下将吴廉杀

害，从而以借刀杀人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从大的背景来看，小说中在同一时段存在着不

同层次、不同范围、不同场所的抗日阵地。在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年这个抗日战争的阶段，林郯所在的南京郊
外的村庄作为中国农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缩影

被呈现出来，而通过林郯的三堂兄从吴廉处偷来的

收音机的广播里，村民们了解到：发生在中国国土上

的人民的抗日战争只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个

组成部分；除了他们在抵抗日本侵略者外，中国其他

自由国土上的人民也在打击敌人，阻止敌人进一步

的入侵。这种认识让村民们获得了抵抗敌人的动力

和精神上的支持，从而当战争进入到第五个难熬的

年头时，收音机里传来的关于国内国际抗日的消息

重新点燃了村民们的斗志，从而加固了他们坚持不

懈抵抗侵略者的决心。回顾历史，也的确如此：１９３７
年揭开了日军侵华的序幕，之后历经八年艰苦卓绝

的抗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期间，

１９４１年底的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战场、欧
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让

世界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协同作战、共同抵

御入侵敌人，直到１９４５年取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四、故事结局的安排

除了“对话性”和“共时性”，巴赫金认为复调

作品的另一重要特征是“未完成性”，而情节的历史

发展和人物的社会存在与此紧密联系。情节的历史

发展通过人物之间的多重对话得以实现，而人物对

话的不断交锋和延续则注定了在语言表达和意义诠

释方面存在开放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人物的社会

存在本身就蕴含着“未完成性”特点，因为“只要人

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有

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１１］还因为，“对话是不可完

成的，只要生存着有思想的和探索的人们，它就会

持续下去。对话的终了，与人类和人性的毁灭是同

义语。”［５］３７２《龙子》中的故事结局的安排一方面体

现了复调三原则，一方面也寄寓了作家的美好祝愿。

小说中故事快结束时，林郯在儿媳玉儿的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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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陈词和自己复杂的思想斗争后，主动把自家的

房屋田地放火烧了，很多乡亲们也争相效仿，为的是

即使敌人占领了村庄，也得不到赖以生存的粮草和

栖息之地，这种做法与《战争与和平》中莫斯科保卫

战中俄国人民在面对拿破仑即将濒临城下的做法如

出一辙，目的都是给入侵者以致命的打击。烧毁房

屋田地后，故事结束在林郯夫妻与玉儿夫妻告别的

对话场景中：林郯希望老二和玉儿能并肩战斗、希望

小夫妻俩的儿子今后能身心健康地成长，玉儿把孩

子递给父亲表明了老人就是孩子今后能健康成长的

看护人。于是，二老抱着老二和玉儿唯一的儿子准

备前往没被敌人占领的自由区去发挥他们的余热，

以便能为在敌占区与敌人斗争的战士们提供来自后

方的粮草食物支援，同时把他们的后代抚养教育好，

带给他们对敌作战的精神上的动力。故事到此结

束，然而不难看出这样的对话、这样的结局其实只是

另一故事即将揭开帷幕的标记，我们可以想象故事

的主人公们后续可能会经历的事情和过上的生活：

林郯夫妇去到了自由区，与和他们一样有着相同背

景和不同故事的人们在新的环境中共同开始了新的

生活，同时让玉儿的孩子能在相对自由平等的环境

中健康成长接受教育；老二和玉儿这对年轻的夫妻

也和中国许许多多的青年夫妻一样为了能让下一代

呼吸到自由、民主、平等的新鲜空气，在敌占区誓死

与敌人作战直到把入侵者赶出中国大门；老三也和

众多男男女女的青年人一样，在与敌人进行艰苦卓

绝的斗争中寻找自己的未来和人生旅途中的另一

半，直至战争消失、和平到来。

此外，《龙子》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日军侵华的

１９３７－１９４１年期间，故事地点主要是南京城里和郊
外的林村。跳出故事来看故事发生的大时代背景，

从历史来看，我们知道日军的侵华行为并未在１９４１
年结束，而是一直延续到了１９４５年的８月１５日日
本天皇宣布投降的那一天才算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因而故事中日军通过贴标语和宣传画等方式企图蒙

蔽广大中国人，以此停止人民对他们的反抗，接受被

人奴役的现状的做法可说是自欺欺人，当然也就出

现了故事快结束时的场景：玉儿把毒药放进用来浇

灌鸭子的汤汁中，致使日军军官进食后当场身亡。

在有关日军情况一方的故事结局来看，此结局也是

未完成性的，预示了在今后的中日两国的交往中，摩

擦将不断出现，类似这样的事情将会层出不穷、接二

连三地发生。同样，故事结束时的地点在山上，从人

物的对话中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今后与日军交锋的场

所不会是只在同一场所，而可能在任何一个城市或

任何一个农村的任何一寸土地上，其斗争的范围也

可能延伸到其他领域。因此，这种摩擦和交锋的减

少只有寄托在未来复调社会的出现上。

五、结　语

“复调小说”是一个极新的文学批评概念，从多

个层面上颠覆了人们对于小说的传统认识，最大限

度拓展了小说的表现能力和读者的审美视野，使小

说语言呈现出了新的哲学思考的魅力。［８］３３巴赫金

的复调理论形成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后期，在俄罗斯
的历史上这是一个转折点，３０年代开始俄罗斯由复
调社会转入独白型社会，致使各种非正统的声音难

以发声从而遭受压制，众多有独立精神和思想的知

识分子，如巴赫金，也难以逃脱横遭迫害的命运。在

《妥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面世前不久，巴赫金就

遭受了未经起诉、审判就被缺席定罪而宣布流放到

某边远小城的悲惨命运。可见，巴赫金的复调理论

的面世是对苏联特定历史悲剧的反思、对独白性社

会的抗争和对业已消逝的复调社会的颂扬和向往，

其“对话性”“共时性”和“未完成性”三原则相互呼

应，共同作用于复调的产生。《龙子》于 １９４２年 １
月２２日出版，此时恰逢日军侵华将近５年、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将近３年，全中国、全世界的复调社会已
被反和平的侵略者们所打破，呈现在世人眼中的世

界是一个为穷兵黩武的少数人所掌控的独白型社

会。面对此情此景，有着双重身份、人道主义思想、

深刻的洞察力、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神奇的文学创

作力的华裔美国女作家赛珍珠为声援第二祖国人民

的抗战写作了《龙子》，而此时恰好也是珍珠港事件

后美国对日宣战一个月。作品从人物形象的塑造、

多视角的叙事、故事场景的设置、故事结局的安排等

方面都呈现出了复调的特征和功能。由此可见，赛

珍珠的《龙子》的诞生除了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出

现有着类似的背景外，作家对未来复调社会的向往

之情也同样流露无遗：力图使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

同民族身份和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们在对话中发出自

（下转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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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意到这样处理会使节奏表现得更规整、更均

匀。这样的处理，在他对贝多芬的《ｆ小调钢琴奏鸣
曲》第三乐章的演奏中还有很多，在此不多作赘述。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对贝多芬钢琴奏鸣曲的演奏，在乐曲

速度、力度和分句的艺术处理方面并非呆板划一，而

是完全可以加入个性化处理的。我们通过施纳贝尔

略快的演奏速度，霍洛维茨和巴克豪斯的演奏中力

度处理明显的变换，李赫特强有力的分解和弦弹奏，

以及他们对乐句的细划拆分，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在速度处理上，可以急缓不

等，也可以居于适中；在力度的处理上，强弱可以交

叉变换；在乐句的划分上，在遵循乐句基本走向的同

时，可以细分乐句创造戏剧效果，还可以依乐曲情感

的表现进行乐句划分。然而，不论对作品的速度、力

度和分句作怎样的处理，其基本前提是对作品的正

确理解。因而，我们在演奏贝多芬钢琴奏鸣曲中，要

想较好地进行艺术的传达，处理好乐曲的速度、力度

和分句，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准备，即：首先要有对作

品有正确的理解；其次是要有对作品情感的准确体

悟；第三是要有对速度、力度和分句这些专业知识的

理性认知和实践训练。有了这三方面的准备，当我

们翻开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去浏览那些合着作曲家

热血和生命韵律的旋律时，我们会因沉浸于乐曲的激

情而加深对作品内涵和思想精神的理解，并会因由这

种理解和情感的体悟而灵动于对作品速度的适当把

握，对力度的准确表现和对乐句的自然划分，从而使

每一个欣赏者在聆听演奏时，都能从演奏者对作品速

度、力度和分句的不同处理中，感受到他们对作品内

涵的不同理解，获得不同审美感受和音乐启迪，更能

从音响版本的差异研究中，获取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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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声，共同谱写出一支充满平等、和平、友爱意愿的

和谐之曲，正如作品中玉儿向丈夫索要的、也是吴廉

给老二推荐和受到林郯肯定的书名《四海皆兄弟》

（ＡｌｌＭｅｎＡｒｅＢｒｏｔｈｅｒｓ）所展示的那样。若能如此，那
么目前世界上各国之间的摩擦和产生的许多争端，例

如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事件，或许

也就能在对话中寻求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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